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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创作的“变”与“不变”
近十年来，中国文学异彩纷呈，严肃文学与

通俗文学的发展一体两翼，各类型文学佳作不断
涌现，共同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在这其中，
武侠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创作一直都是世界认识
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作为通俗文学的重要分支，从20世纪现代
武侠小说诞生绵延至今，武侠题材创作已经孕育
出一套相对完善的书写体系，在广大读者和观众
心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近十年来，武侠创
作依然延续不断，传统武侠作品魅力不减，网络
武侠小说也在持续发力，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
系列的新意象与新变化。

一、传统武侠的赓续和转型

古有“侠以武犯禁”的说法，但古史典籍和古
代小说尚未将“武侠”二字并举。“武”“侠”二字第
一次合体，出现在日本通俗小说押川春浪的《武
侠舰队》中，并由一批留学生重新诠释，将“尚武”
的武侠概念引入中国。20世纪初期蒋智由为梁
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作序，强调了“武”的重要
性，以期激发民众的拳拳爱国之心，并宣扬民族
精神中的力量感。1915年包天笑将林纾所写的
小说《傅眉史》命名为“武侠小说”，渐渐地，“武”
和“侠”开始在创作中一同出现。

不过，在“武”和“侠”并称之时，还有一类以
“侠”为主体的小说存在，他们并没有在目次和分
类中接受“武侠”的“名义”，而是选择以“侠情”代
之。1914年在四川成都创刊的文娱杂志《娱闲
录》中就曾有小说栏目，在此栏目中，侠情小说是
重要的题材之一。这些小说大多保留着古典小
说的韵味，但在内容上有新探讨和新想法，“侠”
的论述主要以“情”来推动。事实上，谈起武侠书
写，“侠”的精神意旨不仅体现在“武力值”的比拼
和武学的传承上，也表现在很多情感纠葛中。以
个体的情见众生的义，是众多武侠小说的惯常写
法。纵观现代武侠小说创作，基本是围绕着“武”

“情”“侠”三个方面展开叙述，郑证因、王度庐、金
庸、古龙、温瑞安等人更是将“武”“侠”“情”三者
巧妙融合，“武”中有“侠义”，“情”中有“武学”，开
创了中国武侠小说的三重空间和叙事形态。

相较于“武”和“情”这两方面，“侠”具有抽象
性，在叙事上更不好把控。将“武”和“情”融入其
中，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搭建出“侠”的展示形态和
感悟方式。我们可以借由武打的表现力以及武
功竞技的方式去感受虚构江湖世界中的“侠”的
威力，也可从“情”的维度去体味类现实空间里的
生活日常和人生际遇，甚至可将三者混融在一
起，探讨侠客在精神世界和俗世生活中的挣扎与
坚守。例如金庸写“情”，“武”能与之匹敌，“侠”
也寄居其中，杨过的黯然销魂掌，既是他勘破的
情，也是他练就的武，更是在襄阳大战时助他实
现大义的制胜奇招。古龙笔下的“武”也是每个
人身份与机缘的化身，傅红雪的“天移地转大移
穴法”一如他的人生轨迹，他的人生从出生那一
刻起就被交换出去，而当他复仇的信念坍塌之
时，他又一次体悟到了天移地转的妄诞与彷徨。

可以说，“武”“情”“侠”的综合，使得“侠”更
加具象化，也开辟出了武侠叙事的双层线索，侠
客们在“情”中见“众生”，于个体的“小我”实现中
参悟历史洪流中“大我”的价值意义，拼接了侠士
生活的微观世界和精神层面的宏大叙事。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者交互的文学空间中，“侠”
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形态。20世纪上半叶，“仙
侠”小说《蜀山剑侠传》横空出世，开辟出仙侠小
说的文化传统，塑造了仙侠的文学模型，但这样
的写作传统在一段时间内却销声匿迹。随着以

“武”“情”“侠”为标识的历史江湖系列陷入瓶颈，
“仙侠”传统被再次召回，2005年改编自单机游
戏《仙剑奇侠传》的同名影视剧上映，拉开了仙侠
影视剧的改编序幕。如今在网络小说及影视IP
改编中，现代传统武侠慢慢减产但余威尚存，叙
事形态依然围绕着“武”“情”“侠”三方面展开，而
在这三重空间之外，以“仙”为形容词的文学世界
观和文化体系也被重新拾起，仙侠创作的产量多
于武侠作品，受众圈层也广于武侠，武侠文化的
表现形态发生了变化。曾经被特意提出的“武”
被“仙”替代，甚至重新混为一谈，诸如男频的《诛
仙》《雪中悍刀行》《将夜》《择天记》等都有玄幻和
仙侠元素，而女频则在仙侠中嵌套了一项程序完
备的“虐恋”体系，《花千骨》《重紫》等小说都是用
仙侠的框架去谈情、去认世。在近十年的仙侠创
作发展过程中，“武”的方面融入了“仙魔”体系的

“法器”“轮回”等专业术语，写作者试图以重新塑
造和建构的儒释道思想体系来解释“侠”的精髓。

二、武侠小说的网生性

近十年来“仙侠”的流行，正源于“武侠”的衰
退。金庸作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已经将武侠小
说的整体构造锻造得十分清晰完善，后来的创作
者想要超越他的格局和写作方式实属难事。在今
天的影视改编中，金庸的武侠小说依然占有一席
之地，在一些观众心里，金庸的武侠世界代表了武
侠文化的全貌。为了打破这种焦虑，很多创作者纷
纷投入到被遗忘的仙侠模式中，企图创造出新的
创作形态。一些创作者更从媒介变革中借力，在形
式和内容上重塑武侠小说的表达方法，新媒介平
台的出现也为武侠创作带来了新的视域，使得武
侠小说及其影视改编在样态上具有网生性特点。

首先，在形式上，相较于传统的武侠小说，网
络武侠小说更注重网络小说的连载特点，强调手
机端、PC端阅读的舒适与友好，格式上不再是以
前的根据主旨内容进行的段落连接，而是讲求网
络连载的排版，形成了单句成段、句与句之间空
一行的格式。这种格式更有利于读者在通勤路
上或晚间消遣时拿着手机阅读，能够改善读者因
为字数过多、排列过于稠密、观看时间过长而造
成的眼睛不适。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内容书写
的转变，在传统的武侠叙事中，由于结构与情节
间的联系较为密切，很多时候读者和观众记住的
是整体讲述的“事”或者人与人之间的“情”，但新
的连载模式却让大家在记住故事的整体架构之
外，更容易被单独成段的“句”所吸引，故而很多
时候句意的表达需要“直给”，或者说要写出能令
人醍醐灌顶，带领读者清晰阅读，带有明显信息
要素和情绪点的“金句”。

其次，网络平台使得武侠文化的展示度更
高、展示范围更广，媒介变革所引发的IP理念为
武侠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生机。武侠小说的IP
化，直接扩大了武侠元素的表现形式，武侠歌曲、
武侠电影、武侠电视剧甚至人物角色都可成为重
要的IP元素，被进行重新开发和再次创作。IP
孵化的连续性和多效产能等特点，使得武侠小说
的生产不断繁衍，不断在大众中强化记忆。一方
面，这促进了传统武侠小说与当下文化视域的融
合，如金庸的小说基本已形成独立的IP宇宙，产
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创作，多部作品不断被改编为
网剧或者网络大电影，以往的改编佳作也以综艺
或视频剪辑等形式重新活跃在大众视野中，网络
上围绕着金庸的作品衍生了很多同人创作以及
相关知识科普和学术解读。网络让传统武侠的
生机得以延续，并突破了代际圈层，进一步拉近
了与当下青年群体的距离。另一方面，新的武侠

小说在网络上连载，网友重新拼接的新
的武侠故事也在各类视频平台上播放，
借助网络平台，武侠创作群体向大众倾
斜，开启了全民共享的大众狂欢。虽然
我们常说武侠式微，但武侠文化却未从
大众的记忆中褪去，只是因为IP化的生
产模式使得武侠发生了一些“位移”，失
去了原有的记忆中的色彩，但也因此重
获了新的表现力。

最后，从叙事结构上来说，网络媒
介不会改变武侠小说“武”“情”“侠”的
表现内核，却能够引发新的变奏。在部
分“Z世代”的消费观念中，对使用产品
外观的“颜值”要求时常大于产品的实
用性功能。随着影视剧的IP化和网络
化，平台对于影视剧的评判已经不完全
依照于传统文艺的评价体系，以量化数据为代表
的评价标准使得影视剧的生产具有了商品化的
效能。相较于“武”元素在影视中的投入和产出
比，“情”的收效率更高，CP文化的兴起更推动了

“情感”类剧情的增加。现今的武侠创作有弱
“武”重“情”的趋势，而“武”的退潮、“情”的涨潮，
也造成了武侠所写的侠义不再只是呈现江湖中
掌握武功技能的大英雄，而是更多地去挖掘江湖
中个体的生活困境和心理变化，去探寻生活中的

“侠”的多样性，以反“武”为目的去看江湖里的人
间世。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现今武侠创作
也有一些局限性，在快餐化的文娱生产模式的影
响下，很多影视剧的主创团队并没有较多时间训
练武打，“武”的展示空间逐渐缩减，进而也无法
捕捉到其背后的自我探寻意识。而为了追求消
费逻辑中的“奇观效应”，“情”的内容被无限放
大，一些江湖中复杂的“世情”被狗血、虐心但情
节单一、形式压抑的三角恋或者多角恋取代。

三、文学类型的互文生产与叙
事空间的拓展

武侠创作产品化之后，网络创作者的写作更
加依赖于市场，与以往传统报刊连载不同，网络
的信息反馈更具即时性，为了获得更高的关注度，
很多网络小说的创作者往往会及时地根据市场兴
味而调整写作主题，他们的创作认同也并非像传
统武侠小说作者那样更专注于武侠一隅，往往会
在写武侠小说时，也开启其他主题内容的创作。

本质来说，在网络新媒介的影响下，武侠的
文类特征已经不突出了，它和古代言情小说、“穿
越小说”等在整体价值上并无过多差异，无论是
在江湖中寻找打怪升级的“爽点”，还是在俗世生
活中寻找生活的“爽感”，这些作品负荷的价值均
是强调阅读快感的功能性感受。而网络小说IP
化的进程更助长了此种创作姿态，很多影视改编
已经不满足于在江湖世界中穿行叙事，而是试图
进行空间突围和叙事进化，他们不仅将视角定格
在江湖内部，更将权谋宫廷文中的庙堂，以及种
田文中细碎的生活场景、玄幻小说中的奇幻景
观，甚至于言情小说的爱情模式等通通纳入到武
侠体系中，以谋求更多元的快感输出。可以说，
在武侠创作中，叙事景观的规模在逐层递增，“江
湖”的原有边界在不断向外拓展，开掘出了新的
故事发生地。由于多种叙事的参与，武侠小说变
得更具互文性，或与玄幻、修仙、言情、权谋等小
说题材熔于一炉，或成为一种表意形态走入其他
文学类型中，形成特有的符号和意象。

电视剧《雪中悍刀行》即尝试了一种新型的
武侠写法，将玄幻、权谋、修仙杂糅在一起。徐凤
年在庙堂和江湖、家族之间来回辗转，他走江湖

是为了历练，再入江湖则是为了复母仇、为了反
抗父亲，以自己的方式为家族谋事。徐凤年的个
体实现是在江湖和庙堂之间，主要矛盾的焦点则
围绕着家庭场域。在整体构架中，江湖和庙堂未
有实质性区别，甚至基本已经合二为一，问探江
湖事，答案在庙堂。而在尔虞我诈的庙堂政治和
风霜刀剑严相逼的江湖混战中，因为权谋叙事的
混入，造成了主要人物武力值减退、话语输出增
强，心理表现被语言表达外化的情形。徐凤年并
不是以习武为目的走入世间，可在机缘巧合下又
不得不以习武为名义闯荡江湖，从中明显可看出
此剧的反“武”意图。在剧中，侠客温华得知老黄
死讯时说了一句话：“江湖有人来，就有人走。”这
句话解构了金庸、古龙等人创立出的武侠形态，
并不执着地将江湖设定为庙堂之外的超逸空间，
它已经和世态人情融在一起，处庙堂之远已非易
事。江湖不过是心灵的镜像，因而无论以哪种形
式，任何人都可成为侠，侠不再单纯是一种形式、
一种使命。

事实上，大量还原和复刻生活世界是近些年
武侠小说影视改编的一大趋势。一方面，这是新
武侠IP的探索和试验，试图以更具普遍意义和共
同认识的生活日常，来唤起当代年轻观众对现代

“武侠”的移情；另一方面，由于杂糅了过多的日常
生活情节，导致武侠主体叙事产生混沌，很多故事
想要面面俱到，却往往事与愿违。太多的日常细
节、过多的心理描写和语言输出延宕了武侠叙事
本该有的快节奏，忽略了快意恩仇的意象表达。

将武侠的书剑恩仇和着意刻画平淡琐事、生
活温情的“种田文”风、职场叙事相结合，这在网
络小说中数见不鲜。将几个原本关联不大甚至
相悖的叙事逻辑糅合在一起，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了大众渴望逃离现实生活的烦忧、在虚拟想象中
以过来人的姿态重建日常生活的时代情绪。在这
些创作中，传统武侠最后的“处江湖之远”的结局
被续写和扩写，江湖和庙堂共同组合成为江湖侠
客们打怪升级的“职场”，家庭空间也成为武侠小
说中的重要景观，武侠被写得更具有当下体验感。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武侠创作的网络互文性
虽然打破了家庭、庙堂、江湖的空间界限，融入了
不少其他文学类型的要素和特色，但这也使得武
侠中“侠”的主旨含混不清。在很多杂糅了庙堂
权谋叙事的武侠故事中，主人公大多以天潢贵胄
的身份游走江湖，所要解决的不过是皇庭和家族
之间的政见矛盾，他们一面借由游历江湖逃离出
家、反抗父权，可也不过是高手相伴，在江湖上为
家族存立招兵买马，让江湖人为己所用。名义上
反抗家庭，可江湖纷扰、庙堂诡谲，家庭和伦理亲
情反倒成了很多人的温柔乡和避风港。“侠”文化
中的除暴安良、拯救苍生被裹挟在个体的功业实

现之上，江湖与庙堂都不过是这
些人宏图霸业的试炼场。侠客的

“游”也更像是成长小说中的设
定，另换空间以谋求个体知识和

视野的提升，很多人物初入江湖的身份都并不是
普通人，他们更多地是裹挟着古代庙堂的政治情
绪，他们的难题并不能代表所有普通人的生存困
境。武侠的根底最终指向了家族的守卫，平凡众
生们的意义则被深深掩盖。

对言情剧情的收编，则让一些武侠陷进三角
虐恋的叙事套路。在“爱情价更高”的言情原则
中，很多复杂的讨论最终都被“情”字给稀释。剧
情里几乎所有的冲突矛盾都因爱而不得而起，人
物弧光反而被脸谱化了，人性的挣扎与彷徨也只
限定在小情小爱中，这不仅使得故事里其他人物
的理想主义光环大打折扣，也使得侠的意义混沌
在了情爱中，即不是以纷繁的情感关系去梳理出

“侠”的真正含义，而是以各类“侠”道来填补情感
沟壑。“侠”的大爱为“小情”服务，爱情成为“不
侠”的合理化注解。

纵观近十年武侠小说的变化和发展，有新意
也有传承，整体来说，武侠小说的新设定既是媒
介技术演进过程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创作者们试
图跳出武侠传统框架的积极尝试，但由于武侠概
念的特殊性，无论如何改变，在叙事上还是无法
颠覆“武”“情”“侠”这三重基本空间。无论武侠
还是仙侠，其终极意义都应体现在“侠”的塑造
上。在“武侠”“侠情”的称呼中，“武”和“情”均是
形容词，它们为精神层面的“侠”赋予了具有实感
的行为动作和施展空间，无论偏重哪一方，“武”

“情”都不过是“侠”的表现手段。若在创作中一
味只强调“武”或者“情”，不过就是一场买椟还珠
的表演，一如近年来不断生产的“仙侠”故事，

“仙”也只是提供了“侠”的实现场景和具体身份
罢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武侠创作保持

“武”“情”“侠”这三重叙事空间的稳定时，一些新
的文学母题和素材也出现在了武侠小说中，可无
论有何种新的演进，写“庙堂”、写“爱情”还是复
刻凡俗生活，绝不能是只为了增添主角的烟火
气，或是为他们寻找人物“黑化”的合理化解释。

“武”和“情”并不是“侠义”表达的主要矛盾，并没
有限制“侠”的发生，而是要透过“武”和“情”的锤
炼，让人物识小情、通大义，写出“侠义”的精神
气，并以多重视角展现人物的内心冲突，重现人
类普遍意义的心灵真实。

可以说，近十年武侠小说的发展有其变也有
其不变，这样的发展态势不仅赋予了武侠创作与
中国其他文学类别合流的可能，让它能够与世情
小说、历史小说、神魔小说不断对话，也能够与当
下的时代情绪、社会热点话题融合，敏锐地捕捉
社会大众的情绪点，而“侠”的格局和意义又能够
让它汇入到文学的主体脉络中表情达意，焕发出
自己诗意与辉煌。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过去的十年，是中国传媒艺术大发展的十年，这种超越
性，将注定留存于行业发展、民众认知和学界思辨的集体记忆
之中。

所谓传媒艺术，主要是指因现代传媒科技的发展而先后
出现的艺术形态，包括摄影、电影、广播电视、新媒体艺术（含
网络文艺）等具体形态。今天，影视艺术、网络文艺等行业的作
品和内容，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民众休闲娱乐、交互创意、
审美体验甚至精神塑造的重要来源，而中国过去十年间在这
些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说十分耀眼。

就电影领域而言，单看一个数据便足以令人感叹：2011
年全国电影年度票房收入约为131亿元，2019年则飙升到了
642亿元；2011年年度票房最高的影片是引进片《变形金刚
3》（10.7亿），而2017年年度票房最高的影片《战狼2》和2021
年年度票房最高的影片《长津湖》均为国产电影，且都进入到
55亿-60亿的极高档位。当然，虽然票房是电影业发展的晴雨
表，但我们更乐见在十年间中国电影商业片和艺术片共生并
举的格局，以及在艺术叙事上不断娴熟地运用小切口、故事
化、高悬念度和视听奇观来对观众进行情感和精神层面的撩
拨，主旋律电影也更加温润动人，如《长津湖》《战狼》《我和我
的祖国》《中国机长》《夺冠》等。可见，艺术与技术、艺术与消
费、艺术与产业、艺术与大众的不偏不废、并行不悖，应该成为
中国电影发展的持续性追求。

就剧集领域而言，过去十年的题材呈现出多元化面貌，一
些原先不太常见的题材如侦探、悬疑、仙侠、奇幻和IP改编类
剧集，都出现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作品。更加令人难忘的是现实
题材剧集的成绩，特别是一些暖色调的现实主义作品，呈现了
时代潮流中普通人的美好、日常生活的可贵和平凡的力量。在
这些作品中，矫揉造作、脱离现实的编造少了，取而代之的是
按照生活本来的逻辑来平实地陈述岁月。除题材和手法外，这
十年间剧集的形态也发生了格局性的拓展：十年前我们可以
只说“电视剧”的发展如何如何，而如今我们必须要使用“剧
集”的概念，因为除电视剧外，网剧近年来异军突起，其不断提
升的视觉效果、叙事品质以及影响社会生活的能力，已经足以
与电视剧平分秋色。此外，剧集视听制作水准的提升也不容忽
视，优秀剧集已经能够带给观众近乎电影化的视听体验。未

来，随着如8K等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家庭式、个人式、中小屏
幕的剧集观看将同样能像影院观看那样，不断突破人的视觉
极限。

就综艺领域而言，过去十年同样是突破期，特别是2013
年前后，中国电视荧屏上新增了数十类综艺节目，其品质也因
不断学习其他国家经验而迅速提升，中国综艺进入到与全球
前沿综艺基本接轨的新发展时期。在2013年之前，观众每年
在电视荧屏上只能看到10种类型左右的综艺节目，且每年的

“现象级”综艺较少，基本只有少数几档综艺可被称为“爆款”；
而自2013年至今，观众每年能在电视和网络平台上看到数十
种综艺类型和上百个具体综艺作品，每年“现象级”的“爆款”
节目常达数十档。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将2013年以后的中国
综艺划定我国综艺的第四个全新发展阶段——“百家争鸣”阶
段，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现象比较醒目：一是近年来，我们逐
渐从引进海外综艺节目模式走向了原创性综艺节目的兴盛，
对海外综艺的依赖逐渐降低；二是近年来文化类综艺节目崛
起，有效回答和解决了传统文化应当如何进行当代化转换、如
何为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所喜爱这一重大难题。同时，正如网
剧之于电视剧一样，网络综艺的发展也已经形成了与电视综
艺并驾齐驱的状态。艺术类型的拓展、艺术平台的丰富、艺术
手段的迭代，终究是任何时代的人类所乐见和向往的。

就纪录片领域而言，人文历史、社会生活、自然生态这三
大类纪录片在近十年均有显著发展，一些讨论度极高的作品
如《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人生一串》《人生第一
次》等，让纪录片这个普通观众原本不太熟悉的“影视艺术的
贵族”，成为观众的日常性观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系列国家
出台的相关政策与措施，也鼓舞激励着纪录片行业不断向好。
须知之前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纪录片不易进行商业
开发和规模产业化，拍摄制作周期较长而经济回报不足，知识
性、社会性、审美性较强而难以形成对观众的日常性吸引，以
及不少纪录片制作者对于高度个性化的艺术追求的坚持，使
得纪录片行业一度成为小众化、圈子化的存在。而最近十年的
中国纪录片生态，与十年前有些低沉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就网络文艺领域而言，近十年更是经历了几乎从无到有、
从弱小到强大的领域发展“全过程”。网络文艺的发展依托于

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崛起。应该说，最近十年
是网络新媒体逐步取代传统形态的广播、
电视、报纸，成为“中国第一传媒”的十年，
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以及渗透进民众
日常生活的强度、广度、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乃至全球
民众都逐渐进入普遍的“新媒体化”的生存状态中。这十年里，
中国网络文艺领域不再只是原来的网络文学一统天下，而是
形成了十数种新的代表性样态，短视频、网剧、网综、网络纪录
片、网络大电影、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演出、网络展览等
形态，成为普通民众几乎每天都在接触的休闲娱乐和塑造其
审美的重要途径，至少“刷视频”已经成为一种全年龄段的日
常性行为。更重要的是，用户们不仅仅是在刷看，有不少普通
人、“草根”群体成为中短视频甚至网络文艺多种形态的创作
者，通过自己的拍摄、制作和上传，大大丰富了网络文艺的内
容来源，不少原本只是接受者的用户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生产
性受众”。

在实践生态的迭代和发展中，学界的观察思考也与之动
态交互。笔者所任教的中国传媒大学格外重视传媒艺术研究，
笔者所编辑的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现代传播》也是刊发传媒艺
术研究成果的一方平台，因此笔者有机会对中国学界的十年
探问有一些直接观察。笔者认为，在最近十年里，中国传媒艺
术学界的思考呈现出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例如学界研究不是

只停留在简单地描述实践、介绍实践、跟
踪实践的层面，也不是仅仅处于撰写散

论、随感、札记的状态，而是有了更为浓烈的学科学理性研究
的意识，力求探索传媒艺术更为深入的规律性、本质性、原理
性；再如学界对于业界的观察和阐释更为敏锐和新锐，更为及
时地感知到我国乃至全球传媒艺术的最新动向，并及时进行
规律化总结、前瞻性归纳，实现了从“理论尾随实践”到“理论
引领实践”的跨越过程。

每一个像笔者这样的传媒艺术的教学人员、研究人员，自
身的能力、视野、发展都离不开本领域的整体性生态面貌，以
及整个时代的风貌。传媒艺术无论是业界实践还是学界探索，
都为我们提供了精神的跑马场和思考的演训场。何况今天传
媒艺术的多种样态，已不仅仅是为百姓提供娱乐产品那么简
单，而是通过人们每天的沉浸其中，成为塑造受众的世界观、
价值面向和精神状态的重要载体，不少作品也因此可以直接
引发社会讨论，甚至对群体和社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由此，
传媒艺术研究便具有了在未来进一步触及社会阐释的条件、
基础和机会，传媒艺术实践也有义务在未来承担更多的社会
责任和历史责任。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赵 静


